本檔案未經整理
亞味拉聖德蘭與東方的神秘經驗                                                甘易逢著    

陳寬薇譯

本文是在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三日爲紀念亞味拉的聖德蘭逝世四百週年，
在馬尼拉的聖多瑪斯大學所發表的一篇演說。

整個基督徒世界，都在慶賀亞味拉聖德蘭逝世四百週年紀念，或有人仍在籌備中——聖女生於一五一五年三月廿八日，死於一五八二年十月十五日——這是基督徒世界中的一大盛擧，而在她的一生之中，有一點特別使得這件事，在廿世紀的末葉，更顯重要，即她的神祕經驗。

今天，我在各位面前，反身自問的一個問題就是：對所謂的東方世界而言，她的神秘之道有什麼意義呢？因此，我的講解是：亞味拉聖德蘭與東方的神秘經驗。

我不想大費周章談論這個問題，那將牽涉太多的探討，要求太多時間來作結論。我只願提出自己所熟習的幾點，這樣就不會太費事太累人了。重要的是能引發思路及反省，我希望可以做到這一點。

在這次談話中，我要選擇與自己的經驗相附合之處作出發點。我的這個出發點，分析的不是德蘭的經驗，而是東方的神祕經驗。我對從東方經驗中，揀選幾點，看看在德蘭的神秘經驗裡，那一些是和它們相呼應的。因此，我把自己置身東方世界，熟知佛敎、道敎、儒敎、印度敎以及其他宗敎；我活在這樣的世界裡，對它已相當熟習，然後，我來觀察亞味拉聖德蘭，特別注意的，是她的主要著作七寶樓臺。

一、亞洲人的易感性與德蘭的女性易感性

我們所稱的東方式祈禱對西方世界最大的吸引力，就是它引領冥想靜觀者，進入一種經驗，並在其中發展一種內在易感性。在一個將人導向動態與具體現實的世界裡，東方人喚醒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內心世界，西方人太疏忽它了。歐洲文藝復興運動之後，科技發展、理性思攷，給西方，尤其是基督徒，留下極糟的影響，使他們忘記天主的國，是在人心內而不是在人之外。

德蘭曾在神見中，看到她的靈魂，像個晶瑩的玻璃球。這一點對她本人和對我們，都是很基本很重要的。她在不自覺中，啟開了一道東方神祕者所熟習的內心經驗之途。不錯，內心的感應、天主住在我們內等，這些信理，早期敎會的敎父們，以及偉大的神祕家都很熟習，可是，敎會的敎導，由於極爲現實的理由，總將整個基督徒人生外向化。

德蘭身爲女性，又極敏感，所拓展的內心生活之路，正是今日許多東方大師所傳授的。德蘭的經驗又露出了新光，在整個基督徒世界裡，她變得更可貴了。的確，她沒有能力將自己的內心經驗，以科學方法作一分析，但這並不重要。她拓展內心道路，在其間她的女性敏感大放異彩。她不僅是一位神魂超跋高擧在上的「姆姆」，同時也是一位大聖，進入自己生命的最深處，在那裡找到了天主。

當她認清天主就在她心靈深處後，便極盡其想像力與感觀力，探研、描述她的內心經驗，她所用的辭句能取悅東方神秘者，但他們可能爲另一類，將天主置於萬物之上的西方神秘家所責斥。後者的宇宙觀，在東方人的思想裡，也並不是完全陌生的，因爲儒家的信念是天主宰着大地、俯察眾生，不過，儒家並未發展出神祕經驗。但在另一方面，我們可以說，印度和中國的東方神秘者，都循內心之途發展，到人性的中心點，尋求生命之源，物性之本。聖德蘭與多數東方大師，在這樣的內心透視上，是非常相近的1.。

二、返回中心

返回中心是東方神秘者習以爲常的，印度大師和中國大師都一樣。大多數菩提樹下的佛像，都是雙目垂視而不仰望，就是因爲他已爲自身經驗所吸引而回歸中心，剎那間他感悟到他的「本性」。操持坐禪默想的人，也是循此路線，返回自己中心的。道家靜觀時，同樣轉回自己中心，即丹田所在，以便覺察生命的大小泉源，由此內心之門湧出。印度敎的「不二」敎義的整個傳統是，人靈的最中心處，在這一點上沒有任何層次區分，與「梵」一體。瑜伽登至最終目標時，便要將「心」層層脫解，以便提升更深的「自己」，人的中心所在，同時也是與絕對者相化的所在。這返回中心的道理，今日在印度的基督徒神秘經驗者，也非常熟習。我們可以列出更多的實例，但上述這些已足夠引介德蘭的偉大神視了，其中很多方面與這些走向中心之道，是相附合的。

Diego de Yepes 神父，一位熱羅尼莫會的會士，也是德蘭的好朋友，他談及德蘭所經歷的，給了她寫「七寶樓臺」藍圖的那次有名的神見時說：「這位神聖的院長，一直渴望探知一些享有恩寵的靈魂的美麗。就在那段時期，她受命寫一本有關祈禱的書，她在這方面早已有很豐富的經驗。聖三節的前夕，德蘭正在思索選擇什麼題目，適時安排一切的天主，也在此時滿足了她的心願，賜給了她一個題目。祂顯示給她一個極美麗晶瑩的透明體，形似瓊樓玉宇，共有七層樓臺。第七層也就是最內的一層，是光榮的君王，光芒四射廣被所有。離中心越近，光芒越明。樓臺寶殿範圍之外，就全是汚穢黑暗，滿是蟲豸蛇蝎」2.。

德蘭本人在她書中，並未提及此神視，不過她寫道：「我把靈魂看作是一座瓊宇，是一塊寶石，或者說是一塊晶瑩的玻璃築成的。其中有許多房間，如同在天上有許多住所一樣。」(第一樓臺、第一章)。這次神視的確是她的一個基本經驗，奠定了她描述天主臨在，是在她自己內，而不是高高在上，超越眾星辰眾受造的基礎。

這次神視是一五七七年的聖三節前夕發生的3.，但並不是她的首次經驗。第一次神視發生在亞味拉城，一五七一年五月廿九日，升天節後的星期二，正當她領了聖體，却倍感枯燥乏味，「突然之間」，她記述：「我的靈魂似火燒，我相信我有了一次理智的神見，見到聖三……我的靈魂得知天主是三者爲一的。我覺得三位都在說話，同時三位是各自分別的存在我內……」4.。

德蘭說明了她看到三者爲一是怎麼一回事。但爲我們有意義的是，這次神視被描述爲一種內心經驗，不是任何費心思索的結果。這次的恩寵，以及她在八月廿八、聖思定紀念日，那一次所領受的，都是一種即時光照。因此，她論及這種恩寵時說：「由於我們的軟弱，我們是一點都不能明白這些崇高的奧秘；然而，只在轉瞬間，靈魂尚未自覺時，就能大有收獲，遠比她連日的默想祈禱强多了5.。套句禪宗的術語，這就是霎那頓悟。

三、中心之道

天主往往如閃電一般，賜給我們內心一些直觀；不過，靈魂本身必須努力奮鬪，才能再次回到這點。那就是一片預許的福地，一定會賞賜的，只是必須經過多年的探尋與奮鬪。如果我們以禪師的眼光，來看德蘭的經驗，我們會很驚訝，她的基督徒經驗，竟然與禪的明心經驗，即「見性」相附合。禪宗經驗裡，靜觀者會突然間明察自己的人性，並能見到此「性」與佛性是一個。

德蘭所有的是基督徒的經驗。她在異常的光明中，覺察自己的最深處，是一中心點，她同時也明白，天主也就在這中心處……她甚至說她靈魂的最中心即是天主……。在這裡我們看得很清楚，德蘭的經驗，與佛家的內心自我與諸物性相一致的經驗，是如何的不相同了。德蘭沒有「一致」的經驗，她談的是臨在。這表示，她經驗的是天主深居她內，也即是對天主的超越性的一種經驗。

在德蘭看來，對「自身」的經驗，不論多深入，都不是最終的自己。她的經驗並不是一般性的反躬內歛。天主以一種德蘭從不能想像到的方法，向她顯示自己。她認爲那不是與天主位格性合一的經驗，而是一種神性婚嫁，這種經驗比單純的相容爲一，要豐富多了，因爲「婚嫁」包含雙方和一己的和諧。佛家禪宗的明心見性，沒有與神的關係，那僅僅是自己對本性的絕對認識，同時也有一種與物性相通的覺察，却沒有神與靈之間的相愛關係。反過來看，在德蘭這方面，她認爲最深的自性覺察，導向覺察天主的臨在：一位愛人的天主，靈魂和祂相愛關係。佛家經驗的描述是基於知識，德蘭經驗的描述則是基於知識與愛。

按照道家的冥想之路，返回中心可以說就是回到生命本始，即根本氣息，它由「道」而生。亞味拉的德蘭，同樣感受到聖三的生命，通傳於她，其强度遠勝過道家的。這生命的本始，最後歸向愛。這份愛的經驗，真正是基督徒神秘經驗的特徵。

中國哲人夢寐以求的「天人合一」，從某方面說，在德蘭的經驗中實現了。以我的淺見，在佛家和道家的靜觀者身上，却是不能實現的。我覺得他們的經驗比德蘭的短少，他們的經驗中短缺了愛。由此看來，德蘭的經驗是極有價值的。她首先遵循內心路徑，那是東亞神秘者所熟習的，但當她認清人性之本後，天主在那裡引領她進入天主自己的超群奧秘，並以神婚與之相契。典型的基督徒格調。只要我們相信天主是「位格性」的，是一位愛的天主，祂不僅能夠愛，按若望的說法，祂本身就是愛，我們就能到達此高峯。

四、中心之本

現代的心理學家，對「中心」的概念相當熟習。人們都在尋求自己的中心，也就是人們本身。對多數人而言，進入中心是一段漫長而艱苦的探索。其實，人不可能單憑一己的努力進入中心的。瑜伽認爲這是很重要的一點。我們的「中心」，最終最深入的自己，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它像是一個囚犯，爲身體及心神所困，要提升這「自己」，必先將「心」層層脫解……不過，「心」本身是無法做到的，我們所能做的，充其量也只是讓自己安頓得法，使得「自己」足以提升自己。這樣的提升是超過渺小的我的力量的。這樣看來，我們可以說，瑜伽走向「自己」的最終步驟，是「自己」本身的一個行動。

我們也可以說，這是一種被動經驗，與德蘭的第七樓臺，最內層的寶殿相類似。但在她看來，進入第七樓臺，不是最深的自己的給予，而是天主在給予。此處，再次出現了基督徒經驗的獨到特徵，因爲天主是一位格性的神。

我們多加細心推敲蘭描述的，進入最後樓臺的經驗，是很有意思的，那裡面是至小無內的最內層，靈魂與天主在神婚中，到達最高的相契相合。

當她解釋所謂的第七樓臺時，用了一句絕無欺騙的話：「我覺得，人們在想我是在敍述個人的經驗，這使我非常羞慚，這是最可怕的事，因爲我知道我是個什麼東西。但，另一方面，不論你們怎樣想，我覺得這羞慚是由於脆弱和誘惑。只要天主能受光榮，多爲人們認識一點，那麼即使全世界反對我，我也在所不惜。」(七樓臺、一章)。不論怎樣，德蘭如果真沒有親身經驗，是不可能寫下這第七樓臺的……我們很高興，她不顧一切的寫下來了。

德蘭認爲，第七樓臺是她靈魂的「中心」，同時也是天主的住在地。「如果在天上有祂的住所，那麼，在靈魂中也應該另有一個祂自己居住的房間，我們說這是另一個天堂。」(七樓臺、一章)。我們一面讀到德蘭對天主在她靈魂內，所顯示的光榮的美妙描述，一面想到在大乘佛敎裡，也有大用想像力的祈禱。例如，有一種默想之道就在於「觀見在天佛陀」。靜觀者可能見佛陀所坐的蓮花座，然後觀見佛祖本身，看到他的面貌以及他的內在生命。我提出這一點，爲的是你們能夠了解，並非每一佛敎徒，都操持坐禪靜禱，推開一切言語或影像。在佛敎世界裡，我們可以找到很多種默想、靜觀之道，與我們基督徒世界裡，所用的相類似。

雖然德蘭描述了光榮的君王，坐在她靈魂深處，但她說的很清楚，那不是想像中的呈現，是她所稱的「理智的神見」(七樓臺、一章)。她談及這神見前，先提出了一些靈魂深處的情形：「我的姐妹們，其實，靈魂並不是什麼晦暗之物，這點很重要，由於我們看不見它，便想它是晦暗的；我們忘了，除了一種可見的光亮外，還有一種內在的光明，因此，我們想像靈魂內是晦暗的」(七樓臺、一章)。

按聖女的說法，這種晦暗來自天主本身所投射的，强而有力的光的後果；這晦暗正說明靈魂尚未進入最後的樓臺。所有的神秘學家，都同意這一點。在到達佛家、道家通有的說法，完全剔透光明之前，靜觀者必須歷經一階段，可稱之爲「空虛」、「了無」或「黑暗」。正如道家大哲人老子的一句名言：「用其光，復歸其明」(道德經52)。

德蘭解釋說，在前幾層樓臺，以及「結合祈禱」中「靈魂不像在這層樓臺裡，會感覺被召叫，進入它的中心」……「不論怎樣，是主使她與自己結合，但祂又令靈魂像保祿回頭時一樣，變成又瞎又啞，使她不知道享有的恩惠是怎麼來的。靈魂的最深喜樂，是知道自己離天主很近。不過，當天主要與她結合時，她什麼也不了解，她的一切能力都停止作用了」(七樓臺、一章)。

亞洲各方的神秘者，對德蘭的這層描述，都會感到愜意自在的。以禪爲例，靜觀者在中間階段，要讓自己不思不想無執着。按禪宗大師慧能(六三八~七一三)之見地，人性完全清明無塵可染，因此，要以無思想面對它。這種說法，是以另一方式表明一事實，即人的本性之光使人呈瞎眼狀態，直至光明剔透的出現。我很清楚禪師的明性經驗，和德蘭見真主的經驗，兩者間有很大的區別，但，兩者都有光明使人眼盲的效果：本性的明亮之光，或天主的光。

五、非基督徒與基督徒的光明剔透

探討德蘭的經驗，如此吸引東方靜觀者，就是因爲她的最深經驗，屬於東方神秘者所熟習的內心光明。這分光明被敍述爲非外來的，是出自內心的。她並沒有攀登一切之上，受此光明，而是抵達她所稱的「自己的中心」時，受此光明的。在第七樓臺中，靈魂「被召喚進入它自己的中心」，它已經超越一切疑慮與黑暗的區域。

「她在一種理智的神見中，被引入這樓臺，而在一種特殊的方式下真理顯示了，至聖聖三三位也自我顯示了。靈魂的精神就好似爲無比的光環點燃、照明，她看到三位是不同的，然而，由於所受的奇妙知識，她確信並明白三位實在只是一個實體、一個能力、一個智慧、一個天主。我們所信仰的，現在可以說由於親見而明白了，雖然她並沒有用眼睛看見什麼，既不是肉體的眼睛，也不是靈魂的眼睛，因爲這不是一個想像的神見」(七樓臺、一章)。

這種經驗正含蓄於上面已引用過的，道家大師老子的話中：「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爲習常」(道德經52)老子認爲，最終之明就是與「常」，絕對之「道」相習；他在另一章，對明也有相同的解說：「知常曰明」(道德16)或悟。這個悟就是人的最終經驗，佛家和道家，都用「日」、「月」相合的「明」字表達它。

如果我們來比較兩種經驗，一是德蘭在七寶樓臺中，所描述的基督徒經驗；一是上面所提的其他經驗，我們可以找到相似處，以及大大的相異處。

相似，因爲兩者都談內心靜觀之路，都是返回內心，越走越客觀的，轉回靈魂中心，或說自己的深處。根據德蘭和東方大師的觀點，都認爲一般性的祈禱，是在人靈的上部作用的，但是，最深的經驗，觸及本性、靈魂的中心，或與天主相晤，則發生於心或靈魂的最深點。

亞洲主敎們，於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在加爾各答開會，交換意見的主題是祈禱——亞洲敎會的生命。他們在最後的聲明中指出：「對於正確的基督徒靈修，亞洲有太多足以貢獻的，那就是身、心、靈一體的豐富的祈禱，一種內歛極深的祈禱」。6.

我想，根據這樣的聲明，亞味拉德蘭，有資格被認爲是一位東方靈修大師。她確實持守整個人，身、心、靈一體的祈禱。很有意思的是，德蘭反省自己的經驗時，發現了心與靈的區別，她說：「我們是可以觀看內在事物的，它們明顯的告訴我們，在某種關係下，靈魂與心神是有分別的，雖然它們是一體的」(七樓臺、一章)。

細看她的整個靈性經驗，我們能確定那是整個人的祈禱生活，包含豐富的思想、感情，以及涵蓋她整個人的恩寵。她那清晰分明的觀察，使她成爲神類分辨的大師。某些心理學家，可能會埋怨她太沒有秩序。其實，我們不應如此埋怨，因爲在她內的恩賜，是真的恩賜。我們應該感謝天主，德蘭能不加以制度化，而直述她的經驗，她是一位證人而不是理論家。東方的靈修大師，推崇以經驗爲憑，德蘭可以是他們的啟示。

德蘭不是一位哲學家或神學家，但是她能夠述說她的經驗。她沒有局限於任何系統制度，她盡量述說、解釋她所經驗的。我確信她會同意，結合身體與靈魂的力量，就是靈魂的最中心點，即她所稱的「精神」，只有在這一層內，身、心、靈的完全融滙通達才得以實現。

六、德蘭的神秘經驗的最深度

我願意談的最後一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是比較東方大師的神秘經驗，藉以看出德蘭神秘經驗的特有品質。佛家禪宗對本性的悟察，或道家的與「常道」相合，確實有他們的深度。但，我覺得德蘭的經驗走得更深入。我承認加爾各答的聲明中所提的「內歛極深的祈禱」，出自東方宗敎，只是德蘭的經驗更爲超前，因爲天主引領她進入靈魂最深處，在那至小無內的中心點，召喚她更上層樓，經驗天主自己的奧秘。

如果我們比較一下不相信位格性的神的人，和相信位格性的神的人，他們各自的神秘經驗，我們真的覺得，非基督徒深入的，是他的本性，他的自己，却未能進入絕對者的中心；在基督徒來說，整個神秘經驗的過程至神婚達到最深處。天主將靜觀者帶入自己內，與自己的本質相結合。這種情形只有靜觀者相信一位格性的天主，才能實現。常有人會問：「何謂位格性的天主」？最好的答覆，不是申辯「位格」的意義，可能只要比較一下，德蘭對神婚經驗的描述，和佛家或道家的神秘經驗的最終境界，那麼，我們所說的，在神婚中與主作位格性結合的獨特性，隨即出現了。

我清楚知道，東方神秘者辯稱，與位格性神作位格性結合，屬於神秘經驗的低等境界。不過，這一點尚有待證明。但我覺得在亞味拉德蘭的自身經驗裡，她先經歷了東方神秘者的全部過程，然後又爲她的天主，一切宗敎所尊崇的絕對者，帶往更深處。她經驗了自己的完全消失，整個的爲天主所吸引，在神妙的婚嫁中相互結合。從這方面看來，我仍然相信她的經驗，更爲豐富更爲超前。這樣說並不是低估其他宗敎的神秘結合，而是說明德蘭與其他大師，並肩而行了一大段路程後，爲她的天主所寵召，與天主在知識及愛情中相結合。這一層其他的人未能到達。

我們要再次重複問自己，爲什麼基督徒的神秘經驗者，比不信位格性天主的神秘經驗者，走得更深更遠呢？答案始終不會變：愛，天主是愛。基督徒是在愛中與主相合。不論怎樣回答，反正愛的結合，一定比其他的結合或認識更深。

這樣的結合，在靈魂中心產生，事實上是天主攫取靈魂，或說是人的精神，領它進到自己內。德蘭敍述這最終境界說：「我們所能說，也能懂的事，就是靈魂，更好說是靈魂的精神，在這時已經與天主成了一個……靈魂永遠與天主，在我們說的中心，常相守不分離」(七樓臺、二章)。

因此，我們可以結論，亞味拉德蘭，在她的神秘經驗裡所走的路程，能爲東方神秘者所明瞭，但是，我也相信，她能夠引領他們走得更深，使他們像她一樣，爲一位充滿愛情的神所召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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